
6 月 2 日-7 月 5 日，“青年力量 ”系列展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 本次参
展作品皆为近年来具有特色的青年艺术家代表作 ， 整体体现了当下生机勃
勃的艺术生态。

绿水青山（水彩 ） □余远权

世上最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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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
“该起床啦！ 该起床啦！

……”远处的天空 ，传来了阵
阵雷声。

刚睁开惺忪睡眼的 “小
懒虫 ”，揉揉眼睛 ，打了个长
长的哈欠 。 “小懒虫 ”听到突
然传来的响声 ， 不由自主地
打了个激灵 ， 悄悄地伸出头
来张望 ， 打探这个崭新的世
界。

乌云覆盖着大地 。 一阵
风将这层厚厚的被子掀开了
一角 ， 沉闷的空气飘过一丝
久违的清香。 阳光透射进来，
给湿漉漉的小草洒上一层晶
莹的亮色。

雷声打碎的雨滴 ， 纷纷
扬扬洒进泥土 ， 地里孕育了
一个冬季的精灵 。 泥土深处
的精灵 ，早就养足精神 ，正在
渴望春姑娘捎来消息。

雷声敲响了战鼓 ， 小精
灵纷纷登场 ，在溪流荡漾 ，在
枝头绽放 ，在林间歌唱 ，在天
空飞翔……

春雷滚滚唤早起 ， 不用
扬鞭自奋蹄。

夏雨
“该歇歇了 ，该歇歇了 ！

……”炽热的阳光照耀大地 ，
昔日的 “小懒虫 ”在忙碌着照

顾“小小懒虫”。
一 朵 白 云 撑 开 一 把 遮

阳 伞 ，匆 匆 地 来 ，又 匆 匆 地
离去 ，骤然下起了一场洋洋
洒洒的雨 ，在池塘泛起阵阵
涟漪 。 雨珠打在荷叶上 ， “噼
里 啪 啦 ”响 个 不 停 ，奏 响 一
曲荷塘骤雨圆舞曲 ，和着旋
律 ，荷花水草一起跳起了摇
摆舞 。

鱼儿在水中欢游 。 一些
倒霉的小虫子 ，被雨点击中 ，
从荷叶上掉落到水面 ， 成为
鱼儿的美餐 。 骤雨来临的时
候 ，只有勇敢面对 ，努力总会
有收获。

夏天的雨 ， 总是说来就
来 ， 说走就走 ， 给人带来困
扰，带来惊喜！

夏雨匆匆 ， 别忘了骤雨
过后仰望天空 ， 看看那道美
丽的彩虹。

秋风
绿油油的稻田轻轻地一

天一天染黄 ，谷粒渐渐鼓起
肚 子 ， 稻 穗 也 慢 慢 弯 下 了
腰 。 微风轻轻地掠过 ，抚摸
着沉甸甸的稻穗 ，掀起阵阵
稻浪 。

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间
隙 ， 在地上洒下忽明忽暗的
影子 ， 变幻着忽浓忽淡的色
彩。 悠扬的蝉鸣已经远去，沙
哑的嗓音悄悄地剥离着岁月

的沧桑 。 凉风抹去一树树亮
丽的时装 ， 涂上了薄薄一层
晚霞。

躲 藏 在 浓 叶 后 面 的 瓜
果 ， 圆润的小脸蛋慢慢地露
了出来，惹人喜爱。 小精灵偷
偷地吻了一遍又一遍 ， 圆圆
的脸蛋害羞地红透了 ， 熟透
了。

秋风在不经意间 ， 把绿
油油的稻田染黄 ， 把亮晶晶
的瓜果催熟。 洗尽铅华，是沉
甸甸的收获。

冬雪
从天国来，从净界来。 从

来不接受庸俗的热情 ， 从来
就是这般冷傲。

晶莹透亮 ，栖在枝丫间 ，
渗进梅花里 ， 只有高洁的居
所才配得上小精灵这一袭晶
亮的光华。

飘飘洒洒降 落 人 间 ，却
发现并不是哪里都能找到理
想的栖身之所。 在山野，厚厚
的落叶已被野兽糟蹋 ； 在溪
涧 ， 掉落的野果已经变成食
物残渣……何处可以安家？

洁净的雪就有洁净的使
命，只管下！

在 山 林 ， 在 村 野 ， 在 农
舍……纷纷扬扬 尽 情 挥 洒 ，
悄 无 声 息 地 将 广 袤 大 地 描
画 ， 让 这 世 界 变 得 洁 白 无
瑕 。

一个普通饭局 ， 参加者
三———一对早已从“认识” 升
级到“热恋” 的中年人， 男为
A， 女为 B， 加上老翁 C。 C 是
A 的老朋友， 和 B 却只有一面
之交。 这一次聚会， 纯为聊天，
如果硬派上一个“宗旨”， 那就
是： C 知道 B 喜欢绘画， 月前
从国内买了某名画家的画册，
托 A 转交 B， B 早说过要表示
感谢， 这次算是践诺。 地点在
市内最高级的餐厅，费了近两个
小时，友情社交进展顺利，鲜少
冷场。 会账后，趁 B 去洗手间的
空隙，A 问 C 感觉如何，C 说：

“味道好极了！”A 狡诈地说：“我
问你感觉呢！ ”C 坦诚地说：“当
然好，但是———有点累。 ”A 笑着
说：“我也是。 ”“不大舒服是不
是？ ”A 点头，说：“没办法，谁都
这样。 ”

我明白 C 和 A 的意思， 他
们道中交往中难以身免的烦
恼———不适意。 从 C 的角度看，
如果他和 A 两人相对， 彼此趣
味相投， 知根知底， 说话无遮
无拦， 半日也不厌倦。 多了一
个并不熟悉的女士， 须注意礼
仪， 分寸， 玩笑不能乱说。 放
不开就冷场， 而沉默就是待对
方不够热情， 须想新话题， 于
另一方， 一些“谈资” 不一定
对胃口， 需要试探， 引导。 费
心劳神， 最后， 频频偷看手表。

由此可见， 哪怕是很高级
别的物质享受， 依然被“是否
适意 ” 的问题比下去 。 为了
“莼鲈之思” 而弃官的张季鹰，
说了一句被一代代名士以及为
自己的倒霉找台阶的拟名士不
断引用的话： “人生贵得适意
耳 ，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
爵！” 这就是人所面对的“二中
择一”。 既然社会并非单单为你
一人的“舒服” 而存在， 你只
好将私密、 细微、 熨帖的快感
舍弃， 以换取别的东西。 以紧
张、 劳累的谋生换来一家温饱
和房贷， 以连自己听了也起鸡
皮疙瘩的奉承换来升迁， 以卑

贱的恭顺换来另一方的高抬贵
手， 以忍受极难堪的厌恶招待
作威作福者 。 上文所提及的
C， 适意一旦被拘谨取代了，
就恨不得早早离开。 广东人有
老话： “龙床不如狗窦 （窝）”，
可见， 舒服这“一样米”， 吃遍

“百样人”。
适意的第一个意义， 是身

体无不适感。 某个器官出故障，
让人疼痛， 滞胀， 晕厥， 倦怠，
固然无舒服可言， 即便是花粉
引来的鼻塞， 也大大降低幸福
指数。

在这个前提上， 适意的层
次依次为： 感觉的适意。 获得
它的捷径是独处， 张扬自我的
魏晋人称 ： “我与我周旋久 ，
宁作我。” 在封闭的自我空间，
只要不损害他人和伤害自己 ，
又不受外力侵扰 ， 为所欲为，
无往而不适。 一旦进入人际关
系， 问题就复杂起来。 以地点
论， 职场和娱乐城、 台上与台
下； 上级在场与不在场， 酒逢
知己与话不投机 ， 千差万别 。
以个性论， 被女王接见， 或被
视为最风光时刻或带一身冷汗
走出， 暗叹幸亏“只花了五分
钟”。

原 来 ， 人 们 孜 孜 以 求 的
“幸福”， 越过华宅、 豪车、 游
艇、 美食， 越过浪漫爱情， 静
好婚姻、 满堂儿孙， 越过君临
天下， 名满宇内， 归结到个体
的奥秘感觉———舒服。 这就是
你的天堂， 也许触手可及， 也
许远在天边。 以书呆子论， 一
书在手， 虽南面王不易， 是最
高的适性任情。

写至此， 加一闲笔： 本文
开头所提的男士 A， 有心仪的
恋人在侧， 却也指那顿饭吃得
“不舒服”。 为什么？ 缘由很可
能在两对本来已颇“舒服” 的
关系并置， 教他进退失据。 特
别是他和恋人 B， 此刻不得不
把深谈降格为泛谈， 真诚掺和
虚伪， 不拘小节变为彬彬有礼，
哪有不别扭之理？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位于
两个县城之间的一个小镇， 除
了一条从镇边经过的省道， 镇
上便只有构成“T” 形的两条
小街。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 供
销社和粮管所是镇上最大的单
位， 这两个单位在小镇的中间
位置紧挨着。

父亲的工作单位就在镇供
销社， 我们居住的宿舍在供销
社和粮管所交界处， 一个小院，
一口水井， 几间平房， 便构成
了三户人家的基本生活设施 ，
虽然住房不是单元间隔， 但各
户均有独立的厨房， 相互不受
影响。

一米多口径的水井倒是让
人记忆犹新， 打水工具是井台
边的一个开了圆口的旧篮球 ，
开口位置横着一截木条， 居中
再绑着一条中间多处均匀打结
的长长尼龙绳 ， 需要打水时，
只要将篮球和绳子先盘好在手
上， 将篮球口往下向井里一
投， 顿时篮球进水并沉没在水
井里， 于是抓住尼龙绳的打结
位置很快能将篮球提上来。 由
于一篮球的水并不多， 各家小
孩也能娴熟地打水， 为家里帮
上一点忙。

炎夏时节， 最让小孩子开
心的节目丰富起来了。 粮管所
的家属院里有好几棵老杨桃树，
盛夏到来， 到粮管所摘杨桃是
一个固定节目， 一帮小孩轻车

熟路地散开， 飞快上树， 小心
翼翼地摘下杨桃， 不一会儿装
满口袋下来， 大家有说有笑地
离开， 经过粮管所的榨油厂 ，
绵绵不断的花生渣片刚刚从榨
油机下面卷出来， 好心的榨油
师傅便随手分一些给我们， 嘴
馋的小伙伴们一边吃着热乎乎、
香喷喷的花生渣片， 一边吃着
甜甜的杨桃， 太开心了！

出了粮管所的大门， 跨过
省道的对面是一条小河， 清澈
的河水一望到底， 这里是小镇
孩子们的天然游泳池。 小伙伴
们在岸边将衣服一脱， 嗖嗖地
跳进河水里， 好不痛快！ 小河
上横跨着一座小桥， 当太阳正
猛时， 大家又躲藏在桥下的涵
洞里， 任凭车辆在头顶上滚滚
而过， 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时光……

很快到了入读小学的年龄，
我们家也搬到了靠近小学校的
供销社新宿舍， 这是一幢两层
小楼， 共住有八户人家， 每户
均是两房一厅一厨小单元， 我
家在一楼， 家门口斜对面 50 米
处就是校门口， 真是实打实的

“学区房”， 就算只提前五分钟
出门都不会上学迟到。

校门口是一个大操场， 是
同学们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靠
近校门的左侧位置有一棵巨大
的凤凰树， 少说也有一百多年
了吧， 这是镇上最古老的树木，

粗壮的树干在离地三米多处均
匀地散开， 加上茂密的树叶 ，
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绿色的巨型
蘑菇。 巧的是， 在树干散开的
位置有一个圆圆的树洞， 比一
个篮球稍大， 成了小同学的玩
耍之处。 当篮球场被人占用时，
便常常有一帮同学来此对着树
洞投篮， 多少欢声笑语在树下
回荡， 老凤凰树则像一位饱经
风霜的老奶奶， 慈祥地看着一
届又一届的同学入读 、 成长 、
毕业……

五年制的小学生涯很快过
去， 我有幸考上了县城一中，
父亲不久也调去县供销社工
作 ， 一家人终于对小镇说再
见了。

后来， 小镇的变化越来越
大。 先是原来游泳的小河因为
省道边的房子越建越多， 河道
逐渐收窄甚至断流了 ， 昔日
的游泳场终成追忆 ； 再后来 ，
老凤凰树因为要扩建操场而被
迁移了， 据说是移植到另一间
学校。

如今我小学毕业已三十八
年了， 这些年来虽然也曾多次
经过小镇， 但我却一直没有勇
气再到小学的操场上去看一眼，
我怕自己太惆怅、 太伤感， 没
有了老凤凰树的操场还能叫操
场吗？

往事如烟， 纵然还可以回
到小镇， 却回不去童年了……

记忆中， 我和帽子的缘分
始于儿时与伙伴们戴着树叶帽
在山坡上、 河堤边、 田野里埋
伏， 学电影里解放军叔叔打仗。
像潘冬子一样拥有一枚闪闪的
红星， 戴着军帽再戴上树叶帽，
让我在伙伴们面前神气了很长
一段时间。 而在严寒的冬天，
“雷锋帽 ” 又成为我们游戏的
一部分。 《东周列国志》《封神
榜》《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
全传》 等连环画和电台小说联
播里有关帽子的成语和故事 ，
也常成为我们的话题， 激起我
们的想象， 印象最深的是 《水
浒传》 里一众好汉配上红缨的
范阳毡笠 、 凉笠 、 暖帽和头
巾， 衣冠楚楚、 峨冠博带、 怒
发冲冠……

上学了， 帽子依然和我亲
密无间。 家住在公社大院， 离
学校有三里路， 学校不管午饭
午休， 家与学校每天徒步来回
两趟。 那时候， 春风秋雨、 酷
暑寒冬， 四季分明。 春天， 春
雨绵绵， 听雨滴在头戴的竹笠
和身披的雨衣上弹唱 ； 冬天，
寒风凛冽， 一顶风雪帽、 一个
自制的小火笼， 温暖陪伴； 夏
天， 骄阳似火 ， 草帽阴凉下 ，
我们唱着 《红星照我去战斗》
《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朋友再
见》 等电影插曲走在乡间小路
上……

每年暑假， 学校总要组织
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 在毒辣
辣的太阳底下刈草、 割禾、 捡
稻穗……草帽是我亲密的伙伴，
劳动时遮阳， 休憩时扇凉， 后
来， 草帽换成了洁白的太阳帽，
这种太阳帽轻便柔韧， 不用时

可以折叠盘成一个碗口大小的
圆盘， 携带方便。

中学时， 家搬到了县城 。
最初， 家离学校只有几步之遥，
后来又搬迁了两次， 但也都离
学校仅有一两里路， 依然还是
在家与学校之间每天往返两趟，
只是骑自行车替代了徒步， 途
经的 105 国道两旁， 一排松树
高大蓬勃， 拐进穿过田野通往
学校的水泥路， 两旁的桉树粗
壮蓊郁， 浓荫夹道。 遇上雨天，
雨伞替代了竹笠。

秋风萧瑟的深秋， 我告别
家乡走进警营 。 试穿警服中，
才知道帽子的大小以“号” 来
表示， 取号的方法是用皮尺围
量头部一周， 根据头围尺寸确
定帽号。 我戴 60 号的大盖帽。
这时， 警服已从儿时常见的上
蓝下白警服换成了淡黄色红领
章的衣服， 橄榄绿带红边的裤
子， 大盖帽仍然是大盖帽， 只
是换了颜色。 第一次站在警容
镜前穿上警服， 戴上大盖帽时，
心中油然升起一份神圣， 一份
庄严。

云卷云舒， 草木枯荣。 七
年的派出所生活转眼即逝， 我
来到了特警支队。 半年后， 我
成为突击队中的一分子。 特警
小帽、 作训便帽、 贝雷帽、 圆
边帽， 凯夫拉头盔、 防暴头盔、
带有耳麦的摩托车全包头盔 ，
这是我戴过的各种各样的帽子，
一天天， 一年年， 头顶国徽 ，
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
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我想起了顾城的诗： “我觉得
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 就
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

母亲名平， 众人称她
小平 ， 因父亲排行老幺 ，
也或许因母亲矮小。 母亲 3
岁时， 行医的姥爷撒手人
寰 ， 姥姥因与姥爷情深 ，
一蹶不振 ， 常常独自对窗
喃喃着： 你们的爸爸回来
了。 三年后， 因魂不守舍，
在车祸中弃世 。 留下姊妹
三个孤苦无依 。 肇事者的
厂子每月赔偿 24 块钱， 直
至姊妹三人 18 岁 ， 足有
1000 多块。 这钱攥在当时
与姥姥亲近的小姨姥手里，
亲戚里谁照顾三姊妹 ， 她
便支给那家钱 ， 但总要拖
到年底才给 ， 能多挣不少
利息。

母亲起初跟随三姨 ，
两年不到三姨却患病去世，
三姨夫便将母亲送到她的
表兄家。 表兄家贫困 ， 却
抵不住一年 96 元抚养费的
诱惑 ， 便收了母亲 。 可表
兄与表嫂见抚养费给得迟，
最基本的衣食也不愿给足
母亲 ， 她常在饥饿难耐时
靠田间残留的豆子或是树
上结的花填饥。

表兄见没能因抚养费
翻身，实在困顿，干脆又把
母亲甩到攥着赔偿金的小
姨姥家。 小姨姥是工人，家
里还算充裕， 家中有弟弟，
每每哭闹都能吃上白馒头
和猪皮冻，母亲则站在一旁
舔唇吞涎， 她只馋不要，可
能是因自小失了父母的护
佑，性情卑惴。 母亲说那时
洗衣、做饭就利索，还能给
小姨姥包上点儿馄饨解馋，
但自己并不曾舔过一个馄
饨皮。 每次回忆这些，都能
想象到小姨姥家阴暗的厨
房，有扇小窗，窗纱被暗黄
的油垢粘在一起，网住每一
缕试图穿过的风。 也许母亲
就站在这黑与暗黄中间，头
刚刚超过放案板的花木橱
柜，踮着脚看一排排码放小
巧的馄饨。 母亲这样跟着小
姨姥一直生活，直到嫁给了
父亲。

我和父亲是母亲在世
上最亲的人。 可父亲给予
母亲的关爱和宽容太吝啬，
父亲埋怨母亲总是皱着眉、
大嗓门喊叫 。 我为母亲抱
屈 ： 她的童年卑躬屈节 ，

青春惶惶不安 ， 仅仅看了
您人老实就草草嫁了来 ，
为何遇到了可托付的人还
不能发泄几十年的憋闷 。
我们不该是给她疗伤的人
吗 ？ 父亲不知是听进了我
的话， 还是真的感觉母亲
为家操劳半辈子实在不易，
脾气明显有了收敛 。 还记
得父亲恶狠狠地跟我说过
一句话： 你若气坏了你母
亲 ， 我跟你没完 ！ 听完 ，
我心反倒踏实且高兴。

我成了家， 但婚姻并
不如意。 独自带娃还要挣
些生活费， 母亲则成了我
唯一的稻草 。 生活压力、
对人性的失望怂恿了我的
焦躁 。 有次母亲在厨房做
饭， 我见儿子跟父亲玩得
好， 便跑去厕所解个急 。

“拉屎啦！” 父亲不常哄孩
子 ， 除了大喊只能抱着惊
慌 。 母亲手头不便 ， 在厨
房厉声喊：“李天雪！ 你在干
吗！ ”我有些恼极，火冲到头
上，跑过去。 母亲见我有些
怒目，瞬间压低声音，她意
识到自己的声音又大了。 可
我心竟瞬间有些锥痛，在最
该依靠的人面前都要小心
翼翼，埋怨父亲的那些话瞬
间压到心头， 嗓子有些哽
咽。 夜里，我躺着，见母亲怀
抱着孙儿，默默流泪，我本
该说些什么，奈何不了天生
的倔强堵着嗓子，痛苦却又
发不出声。

清晨， 母亲肿着眼眶，
依旧细心地给孙儿将肉菜
剁碎 ， 我挪过去问： 最近
是不是有点儿累 ？ 她手停
了 一 下 ， 没 抬 头 ： “不
累。”

母亲坚强 ， 是众人皆
认可的， 却少有人知她经
历了什么 。 母亲虽被经历
摩擦出几分强势 ， 却也懂
迁就隐忍 ， 对父亲包容 ，
对我及外孙呵护 ， 是撑起
家的脊柱 。 我不曾见她在
坎坷面前逃避 ， 即便泪流
满面也会站得挺直 ， 她的
力量并没因身躯矮小而削
弱。

对于母亲 ， 我有至深
的感谢藏匿于心中， 因为
过于不善言表的性格却总
也说不出口。

每天早上铺开宣纸， 往往
先写几个字 。 喜欢书法在先 ，
可惜找不到老师。 那年代一般
人都忙碌于解决温饱， 衣食住
行排前面， 重视实用相对地不
关心生活品质， 忽略心灵需要，
写书作画是吃饱饭没事做的人
的无聊行为。 尽管人在南洋 ，
父亲坚持要孩子们从小学中文
和书法， 因为受到父亲的感化，
大环境丝毫不影响我对书画的
热爱。 找不到纸笔墨， 没机会
书写， 就看书看画。 有时到市
区， 路过一排排老房子， 遇见
好几家门口悬挂着姓氏匾额 ，
脚步自然放缓， 那几条老街成
为我欣赏书法的街头画廊， 对
书法的审美品位从位于南洋老
城的华人姓氏牌匾开始。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访中
国 ， 发现文房四宝遍地都是，
如获至宝。 每去一次， 出门前
列购物清单， 都是和中国书画
有关的纸笔墨砚、 碑帖书画册
等。 航空公司尚未限制空运行
李的重量前， 无需担心买得到
的带不走， 再沉也阻止不了非
买不可的决心。 现在无法想像
那时连墨汁都可提上机舱。 很
多陶瓷的书画文具用品， 还有
名家书画册， 皆是当时不辞劳
苦带回来的。

没有指导老师， 幻想凭恃
自己的悟性， 一派无知， 胡乱
临摹书帖。 还挺努力， 每天做
功课 ， 高估自己 ， 也有收获 ：
“终于领悟自己愚笨程度有多
高。” 后来用很长时间每日书写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始终在
小字之间徘徊。 自知力有不逮，
立的志向很小： 不让中华文化
在我这海外第三代华人的手上
断层。

没有打算成大家便不曾认
真下苦功去思索， 愚昧浅薄到
没有发现碑和帖的分别。 如今
回头想， 倘若有个老师在旁提
示几句 ： “帖清雅 ， 笔致细
腻 ， 结构简洁 ， 常得书卷气 ；
碑古雅 ， 用笔浑穆 ， 字架奇
拙 ， 多得金石味。” 这就省却
多少绕来转去的冤枉路呀！ 不
过寥寥数语， 却花我数十年时
光， 方才初闻暮鼓晨钟， 恍然
清明。 不敢得意， 倒有些许哀
伤和心酸。

新识友人上来我的艺术工
作室， 听说我写书作画， 好奇
提问 ：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
钱？” 不要怪他做人现实， 生活
就是现实。 我老实回答： “这
个不赚钱。” “没有钱？” 他先
一 脸 惊 讶 ， 瞬 间 换 成 不 屑 ：
“既然没钱赚还不快点改行 ？ ”
一开始便没打算凭恃兴趣来交
换平日三餐。 写书作画不过三
个原因： 一、 不想再过平庸日
子； 二、 在简单生活里追求一
点丰富色彩； 三、 在远离中国
的南洋继续保存传统中华文化。
正如教养和金钱没有必然关系，

品位和金钱没有必然关系一样，
书画和金钱 也 没 有 必 然 的 关
系 。 书法对我纯粹是生活情
趣。 一次在书上看到“别让世
界的单薄 ， 夺去你生命的厚
度” ， 这句话替我作了回答 。
嗜好和兴趣功利化以后， 降低
的是生活的乐趣和品位。

不过， 说书法不能换钱 ，
这也不一定正确 。 2019 年 11
月 19 日， 中国嘉德秋拍“大
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
代” 专场中， 其中有幅水墨纸
本手卷书法作品以 2.67375 亿
元 （含佣金） 成交。 学过书法
的人都知道“欧颜柳赵” 指的
是欧阳询、 颜真卿、 柳公权和
赵孟頫这中国书法史上四大楷
书大家。 这幅被人以“在北京
可买两座占地面积 700 多平方
米， 装修精致的四合院的价钱
” 落槌成交的作品正是元朝赵
孟頫的 《致郭右之二帖卷》 。
这次的天价刷新了赵的作品拍
卖记录。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
一世孙， 宋朝皇室后裔， 却在
元朝当官， 还一直升官做到荣
禄大夫。 古人没法接受， 认为
他背叛祖宗。 儒家讲究气节 ，
执守的价值原则和追求的精神
方向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
之谓大丈夫”。 低首臣服失去忠
贞气节的赵孟頫， 在“人品即
书品” 的当时， 人们对他的作
品便有了看法。

《致郭右之二帖卷》 是赵孟
頫的早期作品 ， 共含两封信 ，
信中记录着元朝要员到杭州征
召赵入朝做官， 他进退两难的
复杂心情， 还有他在京城独处
的寂寞。 作品有几个古代收藏
家的鉴藏跋文和印鉴， 还有董
其昌过手的记载。

明代的董其昌是赵孟頫专
家， 喜欢二王 （王羲之 、 王献
之）、 颜真卿和柳公权等书法的
董其昌， 嫌赵的书法“太过平
整 ， 不险绝 ” 。 他说：“古人作
书， 必不作正局， 盖以奇作正，
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
也。” 又说：“字须奇宕潇洒， 时
出新致 ， 以奇为正 ， 不主故
常。” 但有人说他其实是很喜欢
赵孟頫的书法， 问题是无法接
受宋朝皇室后裔的赵却在元朝
当官的“过错”。 以书法家的人
品决定书法境界的高低这个审
美标准引起的争议至今还没有
结束。

疫情期间， 槟城实施行动
管控， 没重要事不可随意出门。
脸书上诸友呐喊， 天天无所事
事在家睡觉的日子很难过呀 。
我则照样过我的老日子。 清早
起来铺开宣纸， 专心一意写些
字， 画些画。 既然无法往外逛，
那就往内看， 看好自己的心 ，
精神充实和心灵满足便是宅家
的最大收获。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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